佛教理念與實踐的另一種對話型態——以香光尼僧團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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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般而言﹐宗教的傳統內涵可以有許多層面，如理念、儀式、組織等。宗教往往透過理念、儀式、組織等方面的實踐，構成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在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不同的歷史傳統，佛教也不例外。本文旨在透過「教育」管道﹐來看身為宗教傳統之一的佛教理念如何於社會生活中實踐。
佛教是一具有深遠歷史根源的宗教，其教義、內涵頗為龐雜，落實於現實社會時，又因各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呈顯出多元的面貌。例如Spiro，E.Melford 在Buddhism and Society一書中，便將佛教分成三種體系：「涅槃的佛教」（nibbanic buddhism）、「業力的佛教」（kammic  buddhism）、「祈福的佛教」（apotropaic buddhism），以此三種體系來說明佛教在社會中所呈顯的、較具體可見的面貌（Spiro，1982）。姑不論其分類是否恰當，是否正確地表達出佛教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它提供了某種思考線索，即﹕佛教教義龐雜，因不同的宗教實踐目標而形成多種的佛教體系。本論文以「佛教理念」為主要課題，探討其如何藉「教育」此一管道於社會中實踐，而能立足於當代台灣，以延續其宗教生命。
此課題不論在時間或對象方面，涉及的範圍皆頗為廣泛，因此本文在時間界定上，主要是以八十、九十年代的台灣為主；而對象方面則以「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以下簡稱精舍佛學研讀班）為例，作個案觀察與探討。
光復後的台灣佛教發展至八十年代，面臨多元的評議，有以為佛教在現代社會中仍停留在其以往的消極、出世性格中﹐如楊惠南於1988年發表(臺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說明台灣佛教一向的「出世」性格(楊惠南﹐1988)；比楊氏稍早的藍吉富於1987年說台灣佛教「成長年齡大約還停留在1960年，似乎還不能成熟地面對1980年的現代世界。」(藍吉富﹐1987)此外，1988年2月3日，董芳苑於《自立晚報》說「佛教對台灣社會宗教人生活層面的影響是靜態與消極的。」
 (董芳苑，1988)

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佛教正開展其與社會間的新型態互動關係，展現著一片蓬勃的生機﹐瞿海源表示:「1980年以來佛教快速成長」﹐其重要因素是「1960年代各大學佛學社成立，台灣經濟的發展，都是使佛教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這成長現象會持續……」(瞿海源，1993)的確﹐從60年代台灣社會經濟開始成長以來，宗教現象也開始蓬勃發展。如1983年佛教人口是80萬人，到1993年佛教人口增至480萬人(張維安，1995)。換言之，張維安估記台灣佛教人口從80年代至90年代成長百分之六百。此外，盛行於今日較大型的佛教團體如慈濟功德會於1986年8月創辦慈濟醫院，1991年7月證嚴獲頒該年「麥格塞獎」的「社區領導獎」；台北聖嚴大約於1980年代開始大力地以禪修接引社會大眾，為今日法鼓山奠下良好的人脈基楚；同時1990年以來台北靈泉惟覺也以禪修型態接引社會大眾打下今日中台山的基礎。而佛教創辦的第一所大學——華梵工學院亦於1990年正式成立。
總之，台灣佛教發展至1980年代以後，同時呈顯多重性格，一面仍是消極、靜態、出世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展現蓬勃的生機。於此時佛教人口的大量增加，除傳統性的法事活動之外，也從事大型的慈濟、醫療等社會福利工作，並強力地推行禪修活動，開啟社會大眾好樂禪修之風；此外，約從70年代起﹐佛光山開風氣之先﹐舉辦吸引大量人潮的大規模講經﹑演講或弘法大會，至今仍風行不退。可以說，80年代以後佛教除了以傳統的法會、法事、放生、印經等方式外，還以慈濟、醫療、禪修、辦學、大型演講或講經大會等活動方式與當代台灣社會互動著。
此外，80年代至90年代﹐台灣佛教亦盛行以「佛教成人推廣教育」的方式來實踐﹑弘傳佛法(釋見潤﹐1998)。
所謂「佛教成人推廣教育」﹐是指佛教團體針對社會大眾的成人所提供的教育活動，或稱信眾教育、推廣教育、成人教育等(釋見潤，1998)。依據釋見潤所訪問的15個團體之中，有一個團體​——香光尼僧團則以「佛學研讀班」的佛教成人教育方式來弘傳佛法。「佛學研讀班」透過系統而循序的課程及教學設計﹐傳遞佛教理念﹐期使學員能認知佛法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在佛法傳入中國近兩千年後的台灣﹐佛法的實踐有何傳承與創造？何謂實踐（practice）﹐依Ortner介紹60年代以來人類學理論的發展趨勢中﹐提及「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興起的意義﹐是試著要解釋一個「社會」或「文化」的發生（genesis）和再生（reproduction）的改變型式及意義。解釋的切入點不再以「結構」（structures）和「系統」（systems）為主要中心﹐而是以「人」（persons）和「實踐」（practice）為關注點。簡言之﹐「實踐」是為瞭解社會和文化如何透過人的意圖（intention）和行動（action）而發生及再生。雖然如此﹐「實踐理論者」（practice theorists）仍未忽略「系統」和「結構」的強制力﹐所以Ortner提及「實踐理論的現代敘述」（The modern versions of practice theory）是三部曲﹕「社會是個系統」、「系統是有利的強制」、及「系統透過人的行動和互動可以被塑造與否」（Ortner﹐1984）。
佛教是存於社會中的一個次元「系統」、「結構」﹐在過去中國佛教如何發生及再生﹐此非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在此﹐本文要處理的是80、90年代的台灣佛教﹐這個系統如何「再生」﹐它的「再生」與「實踐」有何關聯﹖也就是說每個時期的佛教有不同的風貌、內涵﹐有的呈現於社會的是正面意義﹐有的則是負面意義居多。而80、90年代的台灣佛教如何走出不同於往日靜態、消極、出世的性格﹐展現其多元、蓬勃的生機呢﹖依上述Ortner介紹實踐理論者是「想要透過人的意圖和行動來瞭解社會和文化如何發生、再生」﹐也就是說想「透過實踐來瞭解社會和文化如何發生、再生」。由此﹐筆者亦試從「人的意圖和行動」的觀點來瞭解80、90年代的台灣佛教如何再生的另一種實踐型態。
為何說是「另一種」的實踐？因為它是基於佛陀的理念﹑智慧所引導而開展出的教育工作﹔而與一般基於佛陀的慈悲所引導而開展出的慈善﹑醫療工作有所不同。本文的行動主體有二：一是從事社會實踐﹐踐行宗教教化任務的香光尼僧﹔一是把佛法落實於生活中的精舍佛學研讀班學員。
何謂「香光尼僧的社會實踐」﹖「香光尼僧」是指香光尼僧團的成員﹐由釋悟因帶領一群願意終生奉獻於佛陀教育的比丘尼所組成的修道團體﹐以「悲願、力行、和合」為理念（釋自觀﹐1997）﹐以「僧伽教育」、「僧團制度研發」、「推廣教育」為主要志業。「推廣教育」實際推行項目包括﹕佛學研讀班、大專青年教育、文化出版……等（釋自淳﹐1992）。其中﹐「佛學研讀班」為推廣較育的主要內涵 ﹐目前分佈地點有高雄、嘉義、台中、苗栗、台北等處。「社會實踐」是指香光尼僧透過實踐管道——「佛學研讀班」﹐讓寺院也可以成為社會次教育機構的一份子﹐提供成人繼續學習的另一種教育管道。僧侶除了專注自己修行場域外﹐也是社會教育的辦學者﹐使佛教成為參與社會教化的一分子。
總之﹐「香光尼僧的社會實踐」部分﹐主要探討該尼僧團對台灣佛教﹑僧人﹑信眾三者關係所作的反省﹐及其之後所採取的主動重建工作。那時的信徒雖自居為佛教徒﹐卻不知佛法的真義﹐只是「憨憨地」拿香拜拜﹔此外﹐社會對佛教的形象不是「佛道不分﹐與民間信仰無異」﹐就是「脫離俗世生活﹐義理莫測高深」。面對這樣的現象﹐如何重建佛教形象﹐如何讓信仰者知曉佛法的真義——導佛教徒於正信﹐免佛教於庸俗化——香光尼僧自省這重建的工作﹐正是現代僧人的社會責任。因此在思惟佛教﹑僧人﹑與信眾三者間的關係後﹐香光尼僧開始主動地以佛教成人教育「佛學研讀班」的教育方式﹐試著重建及互補三者間的關係。
所謂「精舍佛學研讀班學員的生活實踐」的「生活實踐」如同Bourdieu所言﹐實踐的場域發生於學員日常例行事務中﹐如食、睡、工作、放鬆等上面（Ortner﹐1984）。總之﹐「精舍佛學研讀班學員的生活實踐」是指參與精舍佛學研讀班的學員﹐這些學員在參與了研讀班的教學活動之後﹐不論是否已成為佛陀的信仰者﹐將其所學的佛教理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使宗教理念和日常生活對話及發生關係的行為。
處於80、90年代的台灣﹐香光尼僧與精舍佛學研讀班學員的實踐有何傳承與創造﹖換言之﹐香光尼僧透過「佛學研讀班」的教育﹐引導學員將所學的佛教理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這樣系統而次第的教育設計方式有何傳承與創造﹖就此﹐本文擬分二大部份說明﹐一是「研讀班的教育設計」部份﹐包括「以悟因及其僧團成員來詮釋『佛學研讀班』」的起源」﹐「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教學情境與特色」﹐及「佛學研讀班的教學特色」三大內容，來說明佛教理念與香光尼僧社會實踐的對話﹔第二部份則探討佛教理念與學員生活實踐之對話。

何謂理念與實踐的對話？是指佛學研讀班的教學實踐，其課程結構是基於佛教理念而設計的，如佛學篇，生活篇，宗教篇之設計與教學；或指學員吸收、理解佛教理念之後，將它踐行於日常生活中；或指香光尼僧秉著悟因的理念「讓念佛的人都懂得佛」、「讓佛教重回教育崗位」（釋自淳等﹐1992）而設計出一套基於佛教理念的研讀班教學模式，進而將它弘傳於社會大眾之間，使的社會大眾能了解佛法的真義，而非只是一輩子燒香拜拜而已。

以往一般學者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大多著重其思想、流派、經典教義、制度等論述。今日研究台灣佛教的角度﹐除思想義理、制度、佛門人物等的討論外（邢福泉﹐1981﹔藍吉富﹐1987﹔楊惠南﹐1991﹔江燦騰﹐1992﹔釋慧嚴﹐1995﹔江燦騰﹐1996等）﹐還加入社會學者探討社會變遷與佛教發展（瞿海源、姚麗香﹐1986﹔姚麗香﹐1986﹔王順民﹐1995）﹔此外也有社會、人類學者就宗教的實踐面來論述台灣佛教﹐即是從信徒的生活經驗中去發掘台灣佛教與現代生活的對話﹐（盧慧馨﹐1995﹔張維安﹐1995﹔盧慧馨﹐1996等﹔林宜璇﹐1996﹔丁仁傑﹐1999等）。雖然盧慧馨等人的研究已經觸及到佛教與實踐的層面﹐但他們的觸角大都以慈濟功德會為主﹐少涉及台灣佛教其他個案的研究。
本文探討的焦點也在於台灣佛教與實踐之間的對話﹐但討論的是如上文所述「另一種」實踐——基於佛陀的理念﹑智慧所引導而開展出的類似現代教育的教與學﹐而以香光尼僧團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為個案。目前直接以香光尼僧團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作個案的研究﹐有簡秀治於1995所探討的《成人參與宗教課程的動機及其影響——以香光尼僧團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為例》﹔另有因研究有關成人教育活動的主題﹐或佛教成人教育課程規畫﹐而指涉到香光尼僧團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的（林珍如﹐1997﹔釋見潤1998）﹔也有因研究香光尼僧團運作而涉及佛學研讀班的（丁敏，1996）﹐本文的研究奠基於這些成果上。
至於本文使用的資料﹐除上述研究成果外﹐主要包括文獻、口訪資料﹐及學員的家庭作業等。每級的研讀班課程都有不同主題的家庭作業﹐有的是以整理、溫習為主﹐有的是以生活記錄為主。本研究所參考的學員家庭作業主要是以經過三年的學習﹐即將畢業的高級班作業「我的一生」、「回首三年」的佳作作品為主要資料。透過這些作業﹐學員們學習整理自我成長的歷程﹐引導他們能對自我生命有更進一步地覺知。要言之﹐研讀班家庭作業的重點﹐有的是引導學員將所學的佛教理念﹐與日常生活對話﹐而將實踐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研讀班的教育強調記錄是一種自我整理、澄清、成長的過程﹐透過書寫更可以促使自我心靈成長。如學員A18﹔說「作業是與法師心聲交流的橋樑﹐認真記錄整理生活真實的一面。」甚至有的的學員自我反省其寫作業的動機﹐如A19在作業一開始的標題是「整理我的一生的動機與目的」﹐他說目的有二﹐其一是「整理過去的一切﹐有助於釐清問題的因緣果報、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是看清了自己的 一切後﹐才敢承擔它、接受它﹐才能將自己重新定位再出發。如同站在玉山山頂上﹐清清楚楚上、下山的路﹐而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路來走。這是我能想到的為什麼之一。」
至於本文的性質﹐定位於多描述、說明台灣佛教另一種的社會實踐﹐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豐﹐所以本文的重點較著墨在說明一種台灣佛教的社會面貌﹐同時在說明中亦做作討論分析。於此基礎後，則可再作近一步的批判、比較、省思。

二﹑以悟因及其僧團成員來詮釋「佛學研讀班」的起源
關於佛學研讀班的起源，其近因是當時任香光寺住持的釋悟因，於民國70年應嘉義佛教會館的邀請擔任住持一執，那時有較多的信眾皈依。有一天，信眾們對悟因反應道:「師父﹗您辦佛學院，只有利益出家眾，而我們在家弟子，您也應該照顧啊﹗我們皈依三寶當然要依師修學，但是師父只是讓我們作『憨徒弟』，我們只會拿香拜拜，這樣的拜拜，拜王爺公、媽祖婆與拜觀世音又有甚麼差別呢？我們『憨憨』地拜，師父不好意思，我們也不好意思。」悟因聽了這些話，內心非常震撼，於是民國73年就在嘉義佛教會館開始辦理佛學研讀班(釋悟因﹐1989)。
為甚麼信徒的一席話會讓悟因這麼震撼﹖因為他們的心聲正是悟因蘊藏許久的願望——「讓佛教重回教育的崗位」及「讓念佛的人都懂得佛」。悟因於民國52年依止高雄興隆寺釋天乙修學，體驗本省寺院道場以經懺及農作為主的寺院生活。當時興隆寺有四甲水稻田，每當春耕秋收的季節，大眾都得下田作務，平時也要到田間巡「田水」。有一天悟因和大眾到田裡工作，當她伸手擦拭汗水時，猛一抬頭看見稻田對面，一所教會學校樓上的欄杆邊，正站著一群修女，雪白的長袍在微風中飄動者。這幕情景觸發悟因反省:「同樣是宗教師，他們能以教育來傳遞教法，而我們呢﹖難道佛教僧人僅止於個人的苦修和經懺佛事嗎﹖」透過這樣的反省，悟因於是發願自己一生要努力的目標是「讓佛教重回教育的崗位」。
這個事例說明在六十年代﹐台灣佛教僧人以農耕及經懺為主要生活方式，而悟因卻於其中體悟到「耕耘眾生心田」才是宗教師的正務，而發願讓佛教重回教育的崗位。因此民國六十九年悟因負責香光寺寺務後，首要之務即是創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培育尼僧作為來日佛學研讀班的師資。
至於「讓念佛的人都懂得佛」﹐則是指民國六十六年悟因自修苦讀，從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赴夏威夷修學期間所作的反省。悟因發現在國內讀了那麼多的英文，在夏威夷卻一點都派不上用場，如盲似啞，只得再上語文學校。此時才知道在美國讀語文學校不但學費全免，連上課的公車費也供應。對於此事，悟因想著:「我不是美國公民，既不繳稅，也無貢獻，美國政府為甚麼願花錢提供這種學習的機會給大家呢﹖」原來，美國政府不希望自己國土上存有不懂英文的文盲，而語文的應用可以消除彼此間的溝通障礙，且教育也會帶動國家的進步。同理﹐悟因推想到﹕如果不希望佛教裡有不懂佛法的「文盲」﹐則佛教教育將是一份重要的工作﹐並且它能讓佛教繼續傳承下去。於是悟因重新思維佛教、僧人、信眾之間的關係：「拜拜就是信佛嗎﹖讓念佛的人都懂得佛，何其重要﹗這是僧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釋自淳等﹐1992）
此事說明到七十年代，台灣的佛教教育仍有待開墾，許多自居是佛教徒者，一輩子燒香拜拜，卻不知佛法的真義，因此佛教不被社會大眾所理解，這是僧人的責任，有義務讓念佛的人都懂得佛。
悟因雖有上述理想、願望，但如何能以「佛學研讀班」來實踐其想法呢﹖也就是將佛教理念透過教育的方式來傳遞﹐藉由「知」的引導﹐讓學員認識佛法﹐進而影響其觀念﹑價值﹐而改變自己的行為﹐甚至影響他人。這關係到悟因所帶領的僧團成員素質。悟因觀察修女接觸社會大眾的教師專業形象，而自省道：「同樣是宗教家，為甚麼他們能以教育來傳遞教法，而我們呢﹖」既然要以教育的管道來弘傳、實踐佛法，教師人才的培育便是首要條件。所以當悟因從夏威夷回來，晉山香光寺住持後﹐便設置了香光尼眾佛學院。加入佛學院教育的成員，大都是具有大專以上程度的女青年
（釋自淳等﹐1992）。由於僧眾素質較整齊，加上佛學院教育的培訓，使得悟因有一批生力軍相佐。
由上知之﹐悟因創辦佛學研讀班是有其自覺和意圖（intention）﹐非無意為之﹐剛好與上文Ortner所介紹「透過人的意圖和行動來瞭解社會和文化如何再生」相呼應﹐下文則以「行動」來說明悟因及其僧團成員如何來「辦學」。
悟因創辦的「佛學研讀班」，其辦學主體是香光尼眾佛學院的師生，包括授課、編教材、教學﹑行政等。最初是73年，以嘉義佛教會館為辦學場地，目前分佈區域有高雄﹑嘉義﹑台中﹑苗栗﹑台北等處。本文以「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為例﹐來說明一個佛教團體如何透過佛教成人教育的方式來延續佛教生命﹐踐行佛教理念﹐並立足於80﹑90年代的台灣社會。在上述各區域的佛學研讀班中﹐選擇高雄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為例的原因包括：
１﹑歷史因素：佛學研讀班於民國73年首創於嘉義佛教會館﹐但目前已停辦﹐而精舍佛學研讀班於74年7月緊接著開辦﹐比其它地區有較長的辦學歷史。
２﹑地緣因素：精舍佛學研讀班位於高雄縣鳳山市與高雄市僅一線之隔﹐學員除來自鳳山市外﹐大多來自高雄市（見附錄一「學員地域表」）。高雄市是台灣第二院轄市﹐為海港型的工商業城市。此外﹐紫竹林精舍除了有完善的周邊教學設備﹐如教學大樓﹑圖書館外﹐其整體建築也有計劃地設計成教育性空間﹐並依《法華經》作為建築理念的根據﹐將主體結構分為前棟的「法寶樓」、中棟的「佛寶樓」﹑後棟的「僧寶樓」（釋自淳等﹐1992）﹐這樣的硬體建築結合了宗教信仰與景觀教育的功能。
３﹑人次因素：精舍佛學研讀班招收的學員是所有地區中最多的﹐受限於教室空間及授課人力﹐錄取人數有時只有報名人數的一半﹐如1992年有1290人報名﹐只能錄取611人（見附錄二「歷年報名﹑錄取人數統計」）。由此﹐略窺佛學研讀班的辦理符合此地社會大眾之佛教教育需求。
４﹑資料因素：精舍佛學研讀班歷年來保存有完整且豐富的資料﹐如教學﹑行政﹑學員作業等資料﹐利於研究參考。
５﹑學員的後續參與：比起其它地區﹐可能是精舍佛學研讀班辦學時間較長﹐又屬都會區﹐所以能組織一群學員當志工﹐共同推動社會淨化的工作﹐如曾經認養勞動公園及街道﹔又從79年開始培訓畢業的學員﹐在高雄少年輔育院講授佛教宗教課程至88年7月；此外，從88年10月開始小學校園心智教學。

三、研讀班學員、師資及二者之互動

本文將以學歷、年齡、職業三方面來介紹學員的社會背景。如果以85學年為例，共有1716位學員結業，以學歷而言，依資料顯示（釋自觀，1997）列表如下：

教育程度
不識字
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人數
 156
 44
 358
 195
  466
3 57
124
 16

其中以高中職佔最大比例，專科、小學其次，如將高中職加上專科人數共有823位，幾乎佔全部一半的`比例。由此可見學員大多屬於中等學歷者。
至於年齡層之分布，列表如下：

年齡分佈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以上

人數
122
360
610
359
148
17

由上表知之，學員的年齡乙40-49歲佔最多，其次為30-39歲與50-59歲之間，如果把三者加起來，共1329位，佔全部比例的77%。換言之，學員的年齡分佈多以30-59歲為主，屬人生中的中、壯年階段。

此外若以職業分佈而言，列表如下：

職業分佈
公務員
教師
軍職
農
工 
商
醫護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其他

人數
154
90
5
18
392
241
32
30
90
548
16

由上知之，職業以家管548為最多，其次是工392位，商241位，及公務員154位。此外以職業分佈而言，研讀班學員散於各行各業之間確屬社會大眾（public），非以社會菁英（elite）為主要教化對象。

至於學員參加研讀班的動機，簡秀治在其論文裡已有清楚的說明（簡秀治，1995）。她歸納學員的參與動機有：

參與動機
求知興趣
逃避或刺激
社會服務
外界期望
社交
生活實踐
機構因素

比例
71.83
7.88
2.48
12.93
5.93
22.05
18.16

由此歸納，她說學員參與學習的動機中以「求知興趣」者居多，佔總人數71.83%，其次為「生活實踐」者佔22.05%﹔而基於「逃避或刺激」（7.88%）、「社交關係」（5.93%）和「社會服務」（2.48%）因素的動機所佔的比例最少。因此，簡秀治說：「一般人認為接觸宗教者多為『需要心理安慰』，在困境和逆境中尋找『避風港』，……但於本研究中卻發現，……有更多人對宗教是基於增進知識和滿足好奇的興趣，以及希望藉由宗教的哲學觀點和知識，使自己於生活處世中更有智慧。……基於逃避的消極心理者在本研究中反占少數。」
有關學員的參與程度，在簡秀治的論文裡也有提及。她說一位成人的學習歷程中具有連續性、可逆性、發展性，同樣地研讀班學員的學習歷程也具有此特質。如她提到學員在學習過程裡可能也會碰到衝突、挫折，或在宗教態度上有時也會懈怠、退轉（簡秀治，1995）。這些描述雖然不能在量上反映學員的參與程度，但在質上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學員的學習參與是有進有出、起起落落的。　

研讀班師資來自香光尼眾佛學院的學僧，每位上台的老師至少需要經過五年佛學院的養成教育，其中佛教義理、禪修、弘化知能……等都是訓練中不可少的課程。而這些尼僧的教育程度至少是高中畢業、未婚的女性。林珍如在她的論文裡說：「研讀班的師資來自香光尼僧團的另一個志業『香光尼眾佛學院』，每位教師都要經過五年的養成教育，這樣的師資來源確保了研讀班的師資水準。更重要的是，每位教師都認同佛陀教育的理念，也清楚研讀班的宗旨與目標。」（林珍如，1997）
授課者基本上是兩年一任，兩年後再輪換他人任教。精舍自74年開辦至85年為止,動用師資24人、50人次（釋見衡、1998），至於其他擔任幕後行政、助教者則不在此列。

教學者共同的基本經歷是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未婚出家的年輕女性（尼僧團的出家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換言之，她們的人生體驗尚不屬於豐富期，抱持著一份對佛法的追求來出家、教書。他們對佛法的體認較趨於語言文字的概念認識，而缺乏對現實生活的實際體驗，所以在教學上也比較偏向於以文字、語言、概念性地來傳遞佛法。相反地，大多的學員他們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對現實生活中的苦迫有深刻體會，但不認識、了解佛法。所以當這兩個不同族群互相碰撞時，剛好造就一種不同於正規教育的師生互動關係。即是教學者提供了佛法的經義（聖界的訊息），而學員們豐富的人生經驗，及對現實苦迫生活中的體驗，剛好可提供現實界中苦迫的訊息（俗界的訊息），兩者互相應證、體驗。簡言之，「豐富生活經驗的學員」v.s.「優游於法海中的尼僧」。一方提供聖界的概念，引導學員門如何在生活中離苦得樂﹔另一方則提供俗界中紛擾苦迫的經驗，促使尼僧們實際地面對現實世間，感同身受地體驗到生活中的苦迫，而非只是佛法經義中概念上的了解吧！

此外由學員的作業書寫中亦可窺見學員與授課尼僧間的互動。基於授課者與學員間的信任關係，學員寫作業時願意坦承地暴露自我，忠實地書寫自己。丘淑雯在她的報告中指出：「授課法師亦可藉由作業批改給予同學個別輔導，……讓學員與授課法師進行法義交流。……法師出題引導學員面對自己、寫出自己，拉出自我的主體性，讓學員去發現並印證自己的生命。」同時她在整理學員作業時發現到：「授課法師非常認真批閱，並在作業後面寫下評語，包括鼓勵、肯定……。這種互動時有利於書寫者和法師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信任關係又再刺激書寫者梗感於自我暴露，忠實地書寫自己。」最後她以參與者的角色，印證自己如何透作業書寫，看到她自己與授課者間的互動，而「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罣礙地、赤裸裸地、透過文字面對自己、書寫自己、看輕自己。」（丘淑雯，1999c）

四 ﹑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教學情境與特色
香光尼僧的「佛學研讀班」教育繼承了多少佛教傳統﹖又在弘傳、實踐上﹐有何不同於前人的作法﹐以契合現代社會人心﹖以下將佛學研讀班的教育分為課程與教學兩大部份介紹﹐下文先介紹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與特色。
（一）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
佛學研讀班的學制共三年﹐分初、中 、高三級 ﹐每級18週（最初是24週﹐後改為20週﹐目前定18週。）每週2小時。採「學年制﹑班級式」的課程設計﹐課程分國語班及台語班﹐如下表所示（紫竹林精舍1998 ）：
紫竹林精舍87年度佛學研讀班初級招生分班簡表
時    間
語  言  別
上  課  日
學                歷

晚   上       7﹕30

︱
9.﹕20


國語班

週二
適合國中至高中



週四﹑五
適合高中至研究所


台語班
週三
適合不識字至國中



週四


課程內容﹐分有「佛學篇」、「生活篇」、「宗教篇」。為何有如此範疇﹖這要回到研讀班辦學的宗旨來看——「實踐佛陀的悲懷﹐以佛法美化人生」。
研究者於1998年12月16日口訪研讀班教材編輯者釋自觀﹐他表示所謂「實踐佛陀的悲懷」就是體解佛陀的慈悲、智慧﹐以之為自己學習的榜樣﹐發願作一個燃燈的人。所謂「以佛法美化人生」﹐就是期望自己作個燃燈者﹐將所學的佛法能藉自己的身、口、意傳遞下去﹐而為世間帶來溫暖、希望、祥和、光明。既然是要實踐佛陀的悲懷﹐又要以佛法美化人生﹐佛學研讀班的教育就不可能全都是知性課程的傳授。香光尼僧對此有的解釋是﹕「學佛貴在實踐﹐因此研讀班的教學﹐不僅提供佛學的探究﹐更著重佛法的落實﹐舉凡生活中的踐行﹐宗教性的驗證﹐都屬於研讀班的教學範疇。」（ 釋見勗等﹐1989）。換言之﹐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有1.佛學篇——知性﹔2.生活篇——生活性﹔3.宗教篇——宗教性等。其中知性的佛學課程架構分成教理、教史、教制三者﹐如下表（香光尼僧團伽耶山文教基金會﹐1997）﹕
1﹑佛學篇——知性方面

  教          理
  教          史
  教          制

 初 級    
歸敬三寶
五戒十善
四諦
六度
八正道
人人都可以成佛
聞法趨入
本師釋牟尼佛
印度原始佛教及其發展
七眾弟子

中級
正信的佛教
輪迴與輪迴的解脫
十二因緣
敦倫的開始—孝
四念處
積極的人生
虛雲老和尚
格義時期的中國佛教
佛法的住持者—僧
在家護法

高級
佛學與學佛
五蘊
「業說」
六方禮
佛經選讀
四攝法
歸程
阿育王
中國佛教寶庫—敦煌石窟


為何在三級的知性課程中﹐不全以教理為主﹐而輔以教史、教制呢﹖此與上述之由相同——除知性課程外﹐還要有宗教性、生活性課程。因為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非以佛學研究為主﹐還要有修學的楷模及認識學佛者的角色﹑立場、使命、責任等。換言之﹐如果學習者只知道教理﹐而不知佛法傳遞過程中的艱辛與可貴﹐只把佛法當知識﹐而未能生起一股「不忍盛教衰」的使命感、責任感﹐則這樣的學習是不完整的﹐所以需要有教史的課程。而教制的介紹目的是讓學員明白佛法的住世﹐並非有人好樂修學就能歷世不衰﹐所以佛法的弘傳必須透過組織的運作﹐而組織的成員則有在家與出家之分﹐各有其立場、職責、義務、使命（釋見勗等﹐1989）。
知性課程中﹐教理課程的架構﹐依筆者分類有三﹐如下表所示﹕

（1）每級方向之引導
（2）根本教義介紹
（3）由人道進至佛道的修學

初級
歸敬三寶
四諦
八正道
五戒十善
六度
人人都可以成佛
聞法趨入

中級
正信的佛教
輪迴與輪迴的解脫
十二因緣
四念處

敦倫的開端—孝
積極的人生

高級
佛學與學佛
五蘊
「業」說

六方禮
佛經選讀
四攝法
歸程

以下就各架構說明之﹕
（1）每級方向之引導﹕每級課程各有方向引導﹐分為初級的「歸敬三寶」、中級的「正信的佛教」、高級的「佛學與學佛」。釋自觀於1998、10、7接受研究者訪問時表示﹕其中﹐初級課程藉歸敬三寶的說明﹐希望能引導同學對自我生命展開探索﹐進而瞭解學佛的旨趣、皈依的意義﹐規畫一個修學的理想藍圖﹔在中級課程的方向引導方面﹐由於同學接觸初級課程之後﹐對信仰已有些認識﹐因而希望在其進階中級時能調整信仰的純粹性﹐以與「似佛教」能有所分別﹐由正信建立正知、正見﹔最後﹐高級課程的方向引導﹐是希望經過二級課程學習後的學員﹐擴展其學習的重點﹐不只停留在探討「佛學」的理知層面﹐更 能落實在「學佛」上。
（2）根本教義介紹﹕佛教根本教義的介紹著重於根本教理的掌握﹐佛法綱領的瞭解﹐如初級課程介紹「四諦」、「八正道」﹐中級課程說明「輪迴與輪迴的解脫」﹑「十二因緣」﹑「四念處」﹐高級課程闡釋「五蘊」﹑「『業說』」等。為何佛學研讀班的教理課程會著重於根本教義的介紹﹖悟因於重修訂後的三級《佛學課本》的序文裡說道﹕「佛學研讀班開辦之初﹐即本著提供正確認識佛法為原則﹐如今這方向是更確定、更肯定的。」（釋悟因﹐1996）因為釋悟因認為﹕「佛法普及﹐對佛教來說固然是欣見的美事﹐然而亦可見似佛﹑非佛、以佛為名的種種『似佛教』﹐以各種名目吸引人﹐例如藉『僧相』專搞抓鬼弄神、地理風水以惑人心智者﹐大有人在﹔此外﹐南傳佛教、藏系佛教、日本真言宗、日連宗等各種禪、淨、密法在台灣到處搶灘﹐這景觀是複雜﹖或是興盛﹖……最後學習者將何去何從﹖不得不令人憂心忡忡。如果當作休閒﹐或作交際應酬、結交朋友﹐則無妨走走看看﹐如果是真為修學﹐則必須具備『擇法眼』﹐也就是正知見﹐……期學習者學習純正的法義﹐於面對眾多可能的選擇時﹐能知所抉擇。」（釋悟因﹐1996）
（3）由人道進至佛道的修學﹕如初級的「五戒十善」﹑「六度」﹑「人人都可以成佛」﹑「聞法趨入」﹐中級的「敦倫的開端—孝」﹑「積極的人生」﹐高級的「六方禮」﹑「佛經選讀」﹑「四攝法」﹑「歸程」。如此設計的目的是研讀班的教育「不在提供各種豐富的知識﹐不在逃離現世﹐不在哲學冥思﹑而是務實的、人間的。」（釋悟因﹐1996）研讀班教育的目標除了重視務實的、人間的學佛外﹐又希望學員能學習到「在世間又不著世間」的生活方式﹐所以基於「人道的修學為基礎﹐佛道的修學為依歸」的原則設計課程。
2﹑生活篇——生活性方面
研讀班的課程設計認為學佛重要的是佛法與日常生活的結合﹐所謂「以佛法美化人生」﹐因此其課程除基礎性的﹑根本教義的佛學課程外﹐還提供生活化的教材。其生活化的課程內容有四（釋見勗等﹐1989）﹕
（1）創造和諧的人際關係。如要上課時會叮嚀同學﹐每次到研讀班上課﹐一定要向家人說「我要去讀書了﹗」關於此點﹐悟因說﹕「關於研讀班的教學﹐我要再一次向大家說明﹐課文的文字非常淺﹐識字的人一下子就可以讀完﹐但師父會安排很多補充教材以及生活教材﹐……。因此研讀班有一個信條——把佛法帶回家﹐在這裡研讀、修學之後﹐要把佛法帶回家裡﹐用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這是我們的信念。……今天班主任要與同學約定﹐每次上課一定要背書包﹐同時出門前要跟家人說﹕『阿彌陀佛﹗我要去讀書了。』今天研讀班就要開課了﹐記得要跟家人說﹕『再見啊﹗阿彌陀佛﹗我要去紫竹林精舍師父那裡讀書了。』」（釋悟因﹐1989）香光尼僧也認為到研讀班上課要向家人「告假」
﹐到佛寺要向佛菩薩﹑知客師
「銷假」
﹐這不但是禮貌﹐更能建立良好的人際溝通管道。當同學們打破自我的框框向另一個人說明自己﹑開放自己時﹐他的世界就開闊起來了（釋見勗等﹐1989）。其實「告假」、「銷假」是佛門一種儀式﹐透過此儀式建立信徒與寺院僧侶的互動關係。香光尼僧把佛門儀式應用到學員的生活世界裡﹐看他們對此儀式的詮釋﹐就像Durkheim的宗教觀察（Durkheim﹐1965）﹐它不僅是宗教儀式﹐也是一種社會儀式﹐當學員透過此儀式與人互動時﹐團體的凝聚力量再度被整合﹐一個開放自己、新的自我誕生了。
（2）養成習勞培福的習慣。悟因提到「校園整潔大家一起來」,為甚麼良好的修學環境需要大家共同創造﹖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是需要投入的﹐不要把自己當局外人﹐同時把學校當作是自己第二個家﹐學習愛護、關懷它（釋悟因﹐1989）。此外香光尼僧認為教室環境的維護由同學輪流負責﹐可以培養同學們對法的恭敬供養心﹐因為這是大家修學的場所﹐潔淨道場也是一種法的供養（釋見勗等﹐1989）。
(3）把佛法帶回家。鼓勵建設佛化家庭﹐把上課所聽聞的教理、故事帶回家中與家人分享﹐鼓勵全家一起來學佛。研讀班有家庭作業﹐可以與家人共同討論完成﹐如有些年紀較大的老學員寫作業、抄筆記﹐遇到不會寫的字﹐配偶、孩子常常一起幫忙教寫 。
（4）從活動中學習。研讀班在上課期間會舉辦各種課外活動以促進學習。佛法要在生活中落實﹐勢必要離開教室、書本而進入更廣大的活動空間﹐因此除上述所提家庭、教室之外﹐研讀班透過設計的課外活動﹐如烹飪聯誼、佛曲比賽、和合運動會、結業參訪等﹐俾學員從中學習佛法的落實。
3﹑宗教篇——宗教性方面
研讀班的教育﹐除上述知性、生活性課程外﹐還著重宗教生活體驗的層面﹐包括佛門禮儀、行門共修及個人的修持定課。如在上課前﹐有簡單的宗教儀式﹐授課者會帶領學員合掌稱念「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接著念「開經偈」
﹐然後向佛陀「問訊」﹐互道「阿彌陀佛」才開始上課。上完課仍由授課者帶領大家念「回向偈」
。此種作法實是與辦學宗旨「以佛法美化人生」有關﹐希望透過儀式的引導能激發學員對某些意義的領悟﹐以「回向」而言﹐它可以引發學習者對三寶的感恩心﹐進而把這種感恩心擴展到生活四周的人、事、物。
此外也教導、示範佛門基本禮儀如「合掌」、「問訊」、「禮佛」等。而在學期中﹐則舉辦「皈依」、「受戒」、「佛三」、「拜山」、「禮懺」等行門共修。在個人受持方面﹐除注意身、口、意三方面的自我調整外﹐也強調每日作定課的重要﹐所以會指導同學於繁忙的生活中﹐抽出十五至三十分的時間作功課。這些作法無非是要學員學習「獨自面對自己、面對佛菩薩﹐使心靈澄淨冥思的一種鍛鍊。」（釋見勗等﹐1989）歸納上述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內容如下﹕
科目
佛學篇
生活篇
宗教篇

教學內容
1. 教理
2. 教史
3. 教制
1. 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2. 養成習勞培福的習慣
3. 把佛法帶回家
4. 從活動中學習
1. 佛門禮儀
2. 行門共修
3. 個人行持、定課

（引自釋見勗等﹐1989）
對這樣的課程設計﹐香光尼僧提到研讀班教育的理想是「提供全面性的修學﹐以達到佛化世間的實際功用。研讀班將不斷地研究設計﹐提供適當的學習情境﹐期使佛法在世間、在每一個人的身心中展現。」（釋見勗等﹐1989）

（二）佛學研讀班的課程特色
依研究者的歸納﹐研讀班的課程特色有五﹕1﹑採學年制的授課方式﹔2﹑提供佛學基礎教育﹔3﹑有系統、次第地課程設計﹔4﹑探討人生課題的教育﹔5、團體運作式的教育推動。分述如下﹕
1﹑採學年制的授課方式。佛學研讀班的課程型態以「學年制」為主﹐學年制授課方式的好處是教育成效易於延續﹐便於課程安排次第等。佛法的教育不同於一般的知識性教育，研讀班的教育宗旨為「實踐佛陀悲懷，以佛法美化人生」，換言之，教育的目的在使學習者將所學「實踐」於生活中，透過學習的落實，使原來的人生態度、生活方式得以淨化、美化。教育宗旨既在實踐，成效就非一蹴可及，必須長期地、有次第地引導。因此，研讀班的教育透過三級式的學年制設計，引導學習者漸漸學習到佛法的落實方式。
2﹑提供佛教基礎教育。佛學研讀班的教育﹐其定位是「基礎佛學」或「佛法概論」的介紹﹐不是專於一經一論的講授。講授一經一論的優點是能專精﹐但難以總覽地認識佛法大綱。而佛學研讀班的教育目標是著重於根本義理的掌握﹐佛法綱領的瞭解。同學經過三級的學習﹐奠定了佛法基礎後﹐可再選擇一經一論的學習。悟因解釋佛學研讀班採用基礎佛學的原因﹐他說﹕「現在有很多法師發心弘法﹐到處有講經的道場﹐佛書也不虞匱乏﹐同學們可以自己研讀﹐……但『佛法如大海﹐浩瀚無涯』﹐如沒有基礎的認識﹐一旦進入佛法領域﹐就會感到法海汪洋﹐摸不著邊際﹐大家聽講經﹐這裡聽一些﹐那裡聽一些﹐得不到整個體系而感到茫然、卻步﹐這都是缺乏基礎認識的緣故﹐有的同學讀了研讀班再到外面聽講經﹐都可以在佛法體系中找到綱領脈絡而了然於心。」（釋悟因﹐1989）換言之﹐台灣社會到處有講經、演講大會﹐大家聞法機會不虞匱乏﹐但奔忙於講經法會之中﹐卻因為佛法如大海般浩瀚無涯﹐難於掌握佛法綱領﹐而往往不知所措。悟因鑑於此﹐所以把佛學研讀班定位於「基礎佛學」的提供。
3﹑有系統、次第地課程設計。何謂「有系統地課程設計」﹖由上文介紹研讀班的課程設計內容中﹐提及研讀班的課程提供不只有佛學篇 ﹐還包括宗教篇、生活篇的課程﹔此外﹐在佛學課程中﹐同樣地不只有教理、還有教制、教史等課程。系統的課程設計目的在配合教育目標﹐以落實學習者的學習與實踐。至於「有次第地課程設計」﹐是指課程次第分初、中、高三級﹐使學習者循序漸進地認識、學習佛法。如初﹑中、高三級的第一課是「歸敬三寶」、「正信的佛教」、「佛學與學佛」﹐分別是各級學員學習的方向引導。此外，三級式次第的課程安排，有其教學因素的考量，成人教育學者黃富順在探討「成人教學原則」時表示，教師在選擇教學方法時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是「教學對象」，依據學習者不同的基礎採用適當的教學法。（黃富順，1995）關於教學法部份將再詳細討論於后。
4﹑探討人生課題的教育。研讀班的教育不只是「知識」——佛學的傳授﹐而是人生課題的教育。何謂之﹖悟因說﹕「法師們以虔敬的心陪伴大家研討佛法﹐探究人生老病死的現象及苦﹑空﹑無常的真諦。研讀班的教育是一種『生活』的學習﹐……這正是研讀班的教學特色。」（釋悟因﹐1990）此外﹐悟因亦道﹕「因為我們所學的就是佛陀的教育﹐……當初釋迦摩尼佛所以會捨棄王位出家修行﹐就是看到人生的種種苦厄﹐……『生』有它的甘美快樂﹐也有它的辛酸痛苦﹐除了嚐盡生命歷程的各種滋味﹐也得面對『老』的事實﹐一年兩年漸漸地衰老﹐壯志未酬﹐力不從心﹐徒呼奈何﹐……面對人生這些課題﹐我們即使不提它﹐它始終存在﹔而我們說了﹐它也不會消失。因此我們有必要坦然、嚴肅地提出來探討﹐然後給自己一個明確的方向——我準備以什麼心情接受人生。這整個教育﹐就是我們所謂的『佛陀的教育』」（釋悟因﹐1989）。悟因在這裡說明佛陀的教育﹐正是探討「人生課題」的教育﹐而這也是研讀班的教育特色——直接面對、重視人生問題﹐如何超越生命苦迫﹐達到生命的提昇與淨化﹐研讀班把這些生命課題當成上課的教材。
5﹑團體運作式的教育推動。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教育的推動﹐不只是授課者一人的事﹐而是整個道場的人力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如果牽涉到有關教育的研發等問題﹐則又會加入香光尼僧團的人力共同討論完成。如創辦初期﹐悟因常會提供研讀班的教育方向、精神等﹐直至現在仍是如此。此外課本的編訂、修訂也由專人負責﹔上課期間又有其他法師當助教﹔至於宗教性、生活性課程的提供﹐如行門共修、課外活動、培福活動等﹐皆是由該道場人力分工﹑共同籌劃運作完成的。林珍如曾口訪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問及「能使一個活動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回答是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含有「團體運作」的因素。如受訪者回答﹕「活動規畫階段﹐法師之間就要不斷地開會溝通、協調、作充分準備﹐『事前的充分準備』是導致活動成功的重要工作。」「全體（包括行政、授課、助教）法師的互相配合﹐認知一致、有共同的目標、能建立共識。」（林珍如﹐1997）此外﹐帶動佛學研讀班的教育﹐不只運用法師人力﹐還運用學員、畢業學員當幹部、義工﹐協助帶動、照顧課程的推動。林珍如口訪稿提到﹕「每個班級都有『幹部』﹐其任務是帶動班級學員之間的互動﹔每個班級也都有『學長』（舊學員志願回來當義工﹐其任務是陪讀﹐為學員解答問題﹐以減少學員的學習困難。）因此﹐『幹部』和『學長』是使活動成功的重要因素。」（林珍如﹐1997）由此知之﹐研讀班的教育是由團體運作共同來完成﹐非由授課者一人承擔而已。
歸納上文﹐可知佛學研讀班課程是以「四聖諦」、「八正道」、「五蘊」、「業說」、「緣起」等根本教義為主﹐再輔以教史、教制及宗教、生活等課程。有一次悟因對大專同學演講﹐他說﹕「什麼是佛法的根本呢﹖那就是『四聖諦』……釋迦摩尼佛成道以後﹐最初在鹿野苑說法度憍陳如等五比丘﹐那時所說的法就是『四聖諦』﹐至佛陀臨入涅槃最後的教誡——遺教經﹐所教導的仍然是『四聖諦』。綜觀佛陀的一生﹐自剛成道至臨入涅槃﹐所交代的都是『四聖諦』……由此可知﹐佛陀的根本法輪就是『四聖諦』。到了今日﹐對我們而言﹐整個學佛的過程就是『四聖諦』的信、解、行、證的過程。」（釋悟因﹐1992）
由此知之﹐佛學研讀班教育所傳遞的法﹐仍是以佛陀的根本法義「四聖諦」為要。可以說﹐佛學研讀班課的教育繼承了佛教根本法義的傳統﹐由此開展出其有系統、次第的教學——知性、宗教性、生活性的課程及各級學習方向之引導。
雖然佛學研讀班的教育傳承了佛教的根本法義﹐但為適應當代社會所需﹐香光尼僧在弘傳、實踐上也有他們因應之道﹐這些變通構成了研讀班的課程特色﹐也可說是香光尼僧在佛法實踐面上的創造。如他們採取「學年制」課程設計﹐或定位於「基礎佛學」的提供﹐或是創造一個「有系統、次第」的學習環境﹐這些都是悟因及香光尼僧們分析當時弘法環境、趨勢後——如上述所言﹐當時弘法方式難以檢視教學成效﹐或台灣到處有人講經﹐可是學習者卻難以入浩瀚的佛法大海﹐掌握佛法綱領……等問題後——所作的因應之道。此外﹐以團體運作的方式來推動研讀班的教育﹐這些作法確實有別於80年代台灣佛教的弘傳方式。
（三）佛學研讀班的教學情境與特色

因為研讀班的教學空間不只有在教室，還延伸至教室以外的空間。如在室內教學的有授課者講授、小組研討報告、視聽媒體教學……等。但為了因應不同的教學目標，所以有不同的教學方式，而有不同的教學空間，如服務性、生活性、宗教課程等。服務性、生活性課程需要藉著活動教學（烹飪聯誼、佛取聯誼、成果展、賠福聯誼……）讓同學體會如何將佛法落實於生活，期能「以佛法美化人生」。至於宗教課程的學習空間有精舍提供的宗教活動空間，如大殿、念佛堂、禪堂等。此外，還有學員在家裡學習自己作定課。

由上述之描述，略知研讀班的教學方式、空間相當多元，因此隨著教學方式、教學空間的變化，必然有不同的教學情境的產生。如講授時其教學情境比較偏向於授課者講、學員聽的單向溝通情境﹔反之，如果是活動教學則以學生為主體，雙向溝通的參與學習，其上課情境顯然會呈顯較熱絡、活潑的氣氛。同理，如果是宗教課程的進行，則其上課情境必然是會顯現較肅穆、寧靜的上課氣氛。總之，隨著不同教學目標，而有不同的教學方式、教學空間之產生，所以也有較多元的教學情境。
研讀班的教育對象是成人，與其他年齡層的學習者相比，成人學習者屬於較成熟、獨立自我學習的類型。成人學習者的特質包括：自我導向、個人經驗豐富、學習準備度高、問題中心的學習取向等。（Knowles，1978）成人是獨立而主動的學習者，教學中若無法善用成人的學習特質，這些特質往往會成為障礙學習的原因，例如教師若忽視成人豐富的個人經驗，未能於教學中妥善引導其運用個人經驗以增加參與學習的動機，則其個人經驗可能成為無法認同、接受新知的絆腳石。因此，了解並善用成人學習者的特質，作為設計教學方案時的主要考慮因素，是達到教學成效的關鍵。精舍佛學研讀班有別於一般講經法會的教學特色即在於「重視成人學習者的特質，並依之設計適當的教學方式及選擇有效的教學策略」。筆者在參考研讀班的各級教學方案，並透過實際的觀察、訪問後，歸納其教學特色主要有幾點：
1﹑班級式教學：研讀班採班級式教學法。為何會採此制﹐而不像一般弘法大會﹐一次就是多人聚集一堂呢﹖一般而言﹐「講經法會」或「演講大會」屬於臨時性組合﹐多採單向教學﹐難以構成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及對話﹐教學成效也不盡理想。為彌補上述之缺失﹐佛學研讀班乃採用班級式的教學﹐它可以互動教學、小組分享﹐也可實施個別指導﹐既方便教學又可作成果驗收﹐悟因對此﹐說道﹕「研讀方式﹐乃是採小班的上課方式﹐而不是一般的大堂演講﹐大堂的演講會﹐一場可以容納三、五千個聽眾﹐只需要一個法師演講﹐散場後大家回去就沒事了。但是在這裡﹐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班級和同學﹐……上完課後﹐更有考試、作業、報告等方法幫助教學﹐刺激學習。」（釋悟因﹐1989）所以悟因總結地說﹕「佛學研讀班的教學特色是以『班』為單位﹐不是大型講座。」（釋悟因﹐1990）對成人學習者來說，建立合作而融洽的學習氣氛有助於其學習動機之提升，班級式教學的優點也就在於能建立學習者彼此間的友誼、能增進師生間及學習者間的互動等等。因此，站在教學成效的促進及學習氣氛的建立兩個角度來看，班級式教學是必須的選擇。
2﹑各種成人教學法的運用：適當的教學法之運用，與教學成效的達成與否有密切的關係。前面提過，研讀班三級式的課程安排，有其教學因素的考量，此處的教學因素指的是透過三級式的課程安排，將學習者的程度高低作區隔，以為選擇教學法的依據。成人教學法若以「教學主體」來劃分，可分為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兩種。（黃富順，1995）在學習者對教學內容沒有背景及基礎的情況，較適合採取教師中心的教學法；反之則宜以學生中心教學。筆者探討研讀班的各級教案表後發現，初級班的教學法以「演講法」居多，隨著級次的增加而逐漸加入「分組討論法」、「意識會談法」等學生中心的教學法。此外，為提升學習動機，亦於教學中強調學習者經驗的重視，「學習者經驗」是成人學習的一大特色，教學中若能有效運用成人豐富的經驗，除了能增加師生對話外，更有助於學習動機的提昇。基此，研讀班教學中常採用成人經驗中心的教學方式，如問題討論——以中級「正信的佛教」為例﹐會讓學員從建築、活動、儀式、經典、教主、教義、教規、禁忌、組織型態、信仰動機等角度討論佛教的特色（釋見頤﹐1996）﹔實物教學——以中級「四念住」為例﹐介紹「身念處」時會請同學帶水果來﹐讓大家直接實演﹐觀察眼、耳、鼻、口等如何吃﹐而點出「如實吃法」為何（釋見頤﹐1996）﹔此外還有角色扮演、心得分想等等的教學方式。
3﹑重視學習者需求的了解：美國成人教育學者Vella於Learning to Listen，Learning to Teach 一書中提出成人教學的十二項原則，其中之一是「利用對話了解學習者需求」。（黃富順，1995）不同成人對同一課程可能有不同的學習動機、期望，教學者在設計教學方案前必需先了解成人的背景經驗、動機、需求，以維持成人的學習動機。研讀班授課者透過作業、問卷及交談（包括授課法師與學員、助教法師與學員、行政法師與學員等）等方式與學習者對話，俾能充分了解學習者不斷改變的經驗及需求。
4﹑成人教學策略的有效運用：除了教學法的選擇外，教學策略的有效運用也是增進教學成效的重要因素。（蔡培村，1994）常見的成人教學策略包括：增強動機、提問問題、呈現策略、互動策略、行動策略等。（莊璧菁，1995）在研讀班的教學方案中分析及參與觀察中常會發現不同教學策略的使用，例如「提問問題」策略，透過提問的方式達到師生間的雙向溝通、檢驗教學成效、了解學習者基礎等，以培養學員主動學習、善於思考等能力；又如「互動策略」，透過課堂及課後的小組討論，將學習者間的互動及分享藉討論的方式引出，一方面彌補班級式教學在「照顧成人廣大的個別差異」上之不足，另方面也能鼓勵學習者組織其想法，刺激理知的學習轉化為情意的學習。
上文所說的佛學研讀班教學特色﹐是筆者歸納研讀班實務工作者的教學經驗後所得出來的﹐發現它可以與某些「成人繼續學習」的原則相呼應。這些相呼應說明佛學研讀班的實務工作者﹐在教學上意識到他們的教育對象是「成人」﹐所以在教學設計上憑其直覺及教學經驗﹐摸索出一套研讀班有考慮到成人的需求及學習特質的教學特色。而這些教學特色如「班級式教學」、「各種成人教學法的運用」、「重視學習者需求的瞭解」、「成人教學策略的有效運用」等等﹐的確有別於80年代台灣一般講經、弘法大會的單向說法弘傳方式。

四﹑佛學研讀班學員的生活實踐
以下有關學員生活實踐的介紹，其資料來自高級班學員的家庭作業——「我的一生」、「回首三年」。研讀班學員的家庭作業是指研讀班創辦時，期望學員能透過文字的表達，澄清個人的修學心境、和學佛疑難，所以要求學員在課後寫家庭作業。一般而言，台語班的作業基本上為引導同學識字，作業偏於經文或課文的抄寫﹔國語班則側重延伸性的作業，讓同學針對課堂中的主題繼續加以探討，或是回到生活世界及學習活動的體驗紀錄。所以研讀班學員的「家庭作業」不是訪談資料，而是他們整理自我成長後所書寫的文字資料。

上文說明了香光尼僧的社會實踐﹐包括他們參與社會教育的意圖及行動 。下文則介紹佛學研讀班學員的行動——佛教理念與生活的對話﹐從「生活實踐」的觀點看學員經過佛學研讀班教育後﹐由於理念與實踐不斷地對話﹐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個體的觀念、態度﹐行為就是所謂「心態」（mentality）的轉化。

此外，本文試著觀察學員生活實踐後﹐在他們的日常世界裡展現何種心態﹐有何心態的轉化。筆者試從「佛教理念與生活的對話」、「自我層面的影響」、「自他層面的影響」三方面說明之。

（一）佛教理念與生活的對話
一個人可以持續地投入佛學研讀班的三年課程裡﹐基本上表示這個人接受、甚至認同研讀班的教學。反之﹐如果這個人不認同或排斥研讀班的教育﹐則可能中途輟學。(由附錄三知道82級至85級的畢業率皆在67.4%--78.7%之間，輟學率在21.3%--32.6%之間，輟學理由不在本文探討之列，但至少了解學員升學率雖不是很高，但還可以。)所以在參與三年的研讀班課程中﹐一個行動者（指研讀班學員）或多或少會受到教學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的持續性如何﹐則難於掌握。所以本文能處理的只是呈顯於外的教學影響﹐而影響的持續性就不在本文探究之列。
要探究經過教育活動後﹐一位學員如何將佛教理念與日常生活連結﹐也就是教學與個人日常生活間的互動關係﹐這種影響難以從「鉅視」或「結構」的角度來看﹐而需從「微觀」的角度視之﹐看學員學習後本身的改變﹐及其擴散效用——家庭、工作、生活世界等。因為研讀班的教育強調「佛法生活化」﹐也就是希望學員受教後﹐能將所學的佛教理念和日常生活對話﹐將佛法落實於日常生活﹐如自我改變與成長；或遇挫折、困擾、不幸等環境﹐如婆媳、生死等問題時，能以佛教理念來轉化、詮釋之。換言之要落實「把佛法帶回家」﹐或「以佛法美化人生」﹐著重的不是佛教義理的探究﹐而是宗教理念與日常生活對話的教學方式，這種的教學方式同時也照顧到成人學習者的特質——重視成人豐富的個人經驗（Knowles﹐1978）﹐構成了研讀班的教學特色之一，強調教學內容應與學員的實際生活經驗結合。學員們如何學到將佛法運用於日常生活呢﹖A1說﹕
由於自己的宗教信仰空白﹐初入精舍時……我感到十分不自在。課程的安排很緊湊﹐我每次上完課都感到自己學到了新的「知識」﹐也懂了一些名相。然而我深刻的感覺是它是它﹐我還是我﹐這中間似乎沒有什麼關連……升上中級班我慢慢適應了小組討論及心得分享。令我感動的是同學們開放的心胸﹐令我獲益良多。……藉著活動及作業中同學們的示現說法及法師平常殷殷叮嚀及引導﹐慢慢地我感到佛法也能運用在自己生活中﹐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
A1描述了他上研讀班的過程﹐由不自在到熟稔﹐藉著活動及作業中同學們的示現說法及法師平常殷殷叮嚀及引導﹐讓他漸漸地能把佛法與日常生活結合。如他反省地說﹕
記得期中（中級班時）上到「敦倫的開端——孝」﹐師父給的作業其一是「我的父母」。我迴避去重新審視父親與我的關係﹐我掙扎著﹐最後拒絕了這個機會。然而它真的能永遠被迴避了嗎﹖想到父親雖常因擇不善而固執﹐造成彼此的折磨、困擾﹐然而自己頑冥不化固執自己的作法是否也有父親的影子﹖不願改變自己的堅持是否也有相同的愚痴呢﹖父親受限於教育、能力及環境的關係﹐不願踏出自我﹐劃地自限地生活在自己的年代及生活方式裡﹐而自己從未有過深刻的悲心去看待、去體會父親的無助。痛苦及埋怨已然深埋了自己的反哺心……我因受了佛法的薰習而看清了人們深切的痛苦而深深自責、懺悔著……我想回家的路上至此不再冷寂。
A1深刻地反省他與父親的關係﹐由於受到佛教孝道觀的刺激與佛法的薰習﹐引致念頭的轉化﹐改變他與父親冷漠、怨懟的關係。
另一位學員A11在初級課程裡﹐對於生活中如何運用佛法已有一層的體認﹐他說﹕
初級班課程﹐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個月﹐但是卻留下許多難以忘懷的回憶﹐也對生活中佛法的應用有了新一層的體認﹐我想這與課堂上、活動中同學們相互的學習有很大關係。……由學習中我學到最可貴的一件事就是懂得「轉念」和「四聖諦」在生活中的運用。「轉念」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式﹐每次遇到令人不快、或是遇到困境﹐總是可以用「轉念」來調節心中的障礙﹐從新的角度來看待。而「四聖諦」用在我演講時﹐尤其是各種場合臨時性的短講﹐更是好用﹐只要將演講概分為四個主要程序﹐「苦﹕先談已經發生的現象。」……這樣的程序不但簡單易記﹐還能隨著場合的不同作不同的內容運用﹐佛法在生活中真的可以發揮無所不在的功能。
A11說出不管是由課堂或活動中藉著團體動力的學習﹐讓他學到佛法如何落實於生活裡。
又佛教理念與日常生活的對話﹐在學員的作業中常常被娓娓道來﹐如A17說﹕
第一學年﹐這學年課程是我接觸佛法的入門﹐開啟智慧另一扇門﹐……如課程裡四聖諦、守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看一件事情的發生﹐較能冷靜的思考﹐不像以往馬上暴跳如雷、發脾氣。……中級課程裡﹐認識許多名相﹐對現在看佛書有很大的幫助。……中級班我自己最大的收穫﹐習性改變許多﹐我可以低聲下氣向人說﹕「對不起」﹐這是我以前做不到。
在A17的敘述中﹐他不只學到知識、名相﹐還因為透過「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對話﹐讓他的習性有所改變。
如A1的敘述﹐A5也覺得自己初學佛如在作學問﹐很少從事物中去悟道﹐而落實於生活中﹐但上了中級班以後﹐他說﹕
而在本學期中﹐從「十二因緣」探討生命流轉的根源﹐我學習到從觸、受、愛、取、有中來分析事物現象﹐解釋出自己的問題﹐轉換心念﹐不再太執著﹐也就減少煩惱﹐感受佛學的貼切漸漸融入在生活中了。
總之﹐透過如十二因緣、四諦、佛教孝道觀等佛教理念與日常生活的對話﹐讓學員覺得在研讀班的學習﹐不只有「知識」的學習﹐還有「生活」的實踐。下文將學員生活上實踐的影響分成二大類﹐一是自我層面的影響﹐一是自他層面的影響。
上文介紹研讀班的課程及特色時﹐說及研讀班的課程設計是有系統的——知性、生活性、宗教性等﹐所以下文介紹學員的生活實踐時﹐將會發現開啟學員生活實踐的管道不只有課堂的教學﹐還包括參與各種活動的學習。
(二)自我層面的影響
1、打開內心的門窗
經過研讀班教育的影響﹐學員們反應在自我方面的是﹐首先學會「開放心靈」、或「解放心靈的囚牢」。如A5在高級班時的反省﹐說道﹕
每年在不斷的成長中有不同的感覺﹐在學佛中的薰陶﹐我打開內心的門窗﹐比較能客觀檢視自己與別人生活的態度﹐減少自己的執著及多慮的習氣﹐在與人互動中﹐遇有衝突的事物時﹐能換個角度轉換心念來接受﹐更體驗自己能擇善固執﹐把握原則和方向﹐也增長信心﹐不會太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觀感﹐因此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煩惱﹐也讓自己快樂多了。放開生活圈﹐盡可能參加有意義的活動﹐學習去關心別人﹐也結了很多好緣﹐充滿法喜。
A11則說﹐所謂開放的心靈是﹕
許多事情並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而A2簡短地說明﹕
因果法則讓我對事情的看法﹐不再那麼執著﹐解放心靈的囚牢。
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自己的改變﹐由「封閉的心」到「柔軟的心」到「細緻的心」的A10說﹕
上到高級班的這段期間﹐很高興自己有很多的改變——心的清靜。記得有一天﹐我看著桌上的飲料﹐突然念頭閃了一下﹐這不是以前自己很喜歡的東西嗎﹖但是現在為什麼它對我卻沒有任何的吸引力呢﹖當下﹐我想到了﹐自己一直執著的這段感情﹐不就像這些飲料嗎﹖現在我這麼的執取他﹐但是有一天﹐他也會像這些飲料﹐不是嗎﹖所以﹐我為什麼還要這麼執著呢﹖頓時﹐我的心打開了多年的結﹐也體驗了這麼多年以來﹐在感情這條路上﹐我所奢求的清靜。而因為這個法喜﹐ 使我對 一些人、事不再那麼執著了。
A10透過桌上的飲料﹐親驗性地觀察到自己念頭的無常變化﹐解放了多年感情上的繫縛﹐這種觀察不只是理知上的瞭解﹑而是親驗性的覺察﹐也因這種親驗性的發現﹐而使自己的心變得清靜了。
2﹑開發個人潛力
研讀班除課堂教學外﹐還有課外活動﹐有些學員在參與中發現自己的潛力。A12說﹕
聯誼與成果展幫助人際互動關係的成長﹐學習感恩與禮讚﹐﹐勇於表達自己﹐面對眾人﹐也開發個人的潛力﹐使我在心智與能力上都有十足的成長﹐走出生活的狹隘格局 ﹐使心靈有了更寬闊的視野﹐學會用愛心與關懷來經營與處理人生的事務﹐對於未來不再恐懼。
A12所言的「聯誼」是指聯誼活動﹐如佛曲、素食烹飪、和合運動會等﹔成果展是指一年一度結業時同學所作的成果展﹐透過這些活動A12有如上的感言。此外A7也說﹕
每年精舍都辦活動聯誼﹐主要促進同學互動中和合的精神﹐在參與培福中同學不斷地學習﹑修正自己﹐可以藉事練心、汲取他人的長處……三年的活動我都有參與﹐認識了不少的同學。在精舍所辦的活動﹐不是選手或是有才華、專業才可以參與﹐只要有心都可以達成的﹐人真的有無限的潛能。初級班的合唱、中級班的趣味競賽、高級班的合唱聯誼﹐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上台表演﹐只有去參與才能體會那份法喜。
3﹑改變習氣
在研讀班修學期間裡﹐學員常常能覺察到自己行為的改變﹐尤其是一些外在肢體語言的改變。A13說（用台語發音）﹕
作幹部雖然有較無閒﹐但麻給我學習不少﹐成長很最。譬如和同學的溝通方法﹐講話的聲掃都麻較柔軟了﹐不像以前那遇到不爽快﹐就大小聲﹐有較粗魯。像這遍佛曲聯誼因為日期真逼﹐都愛加強練習。……因為聯絡同學練習﹐招呼講話﹐講到沙聲去。同修看我按虐﹐就碎碎念講﹐您怎麼不把一些代誌交給其他幹部去負責推動。阿﹗我就輕聲細說甲伊講〝我不累阿﹐這麻是一種學習和訓練。〞如果換在未學佛以前﹐我就不可能按虐 ﹐讓伊碎碎念﹐一定是大聲甲伊喊講〝免你管〞。讀研讀班做幹部的訓練﹐讓我的性地愈來愈柔軟﹐而且我總是保持一份歡喜心。
自省到讀研讀班、作幹部之後的改變﹐由於需要和同學溝通﹐所以學會了柔軟聲﹐同時也把這份的柔軟聲帶回家與妻子共享。B1也說﹕ 

我最大的缺點是口業﹐……以前我的口業不好﹐三個小孩都怕我非常的害怕﹐少為（台語發音）一點不是就罵人。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三個孩子要上學﹐孩子們都低著頭走過去﹐而沒有打招呼。下課回家﹐叫他們來問﹐……遇到爸爸呢﹖最小的小孩說爸爸早其餘兩位說怕爸爸而不敢問。……二年來在紫竹林精舍受師父的指導﹐對待一切待人事物都是以師父教育的平等心﹐慈悲心﹐喜捨心來對待﹐在無形中﹐我發覺我的人緣愈來愈好﹐與別人也建立良好的善緣將佛法帶回家中﹐首先是小孩的驚訝﹐爸爸上紫竹林精舍學佛法﹐竟然改變這麼多﹐家庭改善得真和樂﹐小孩也樂意親近我。
B1沒有直接說他的口業如何改變﹐只是說將佛法帶回家去後﹐發覺他的人緣愈來愈好﹐與家庭、小孩﹐還有別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由此推知 ﹐如果B1沒有外在行為的改變﹐並無法改善他與別人的互動關係。
4﹑轉變生活態度
透過佛教理念與日常生活的對話﹐使學員在研讀班的學習﹐不只有「知識」的獲得﹐還有「生活」的實踐。透過生活實踐而對自我的影響除上述三點﹕打開內心門窗、開發自我潛能、改變習氣之外﹐還有生活態度的轉變﹐如A14說﹕
讀研讀班讓我對佛法有更貼切的體認﹐雖然接觸佛教思想甚早﹐但是在過去我一直以哲學的角度來看待佛教﹔……如何讓佛法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呢﹖那更是我以前未曾想過的問題﹐在研讀班我試著將我所瞭解的佛法一點一滴的將佛法落實於生活裡﹔以前的我對自我要求非常高﹐高到有點苛刻﹐我對自己犯下的錯會反覆的責備自己達數年之久﹔例如在初級班的啦啦隊表演我放一個「炮」﹔到最近我才釋懷﹗這種個性使得與我較親近的人都要承受很多壓力﹐因為我會以我的標準來要求他們。經過這兩年多的體會我逐漸能夠讓自己常「活在當下」﹐面對一個問題我還是會全力要求自己去完成它﹐事情做完之後我就不再去想它的成敗﹐即使我有出差錯我也不再死命地責備自己為何犯錯。我們不僅要「活在當下」也要學習「不受第二箭」的智慧。
A14表明了將佛法融入生活後﹐最大的體會是「活在當下」——就是面對一個問題時﹐會要求自己全力去完成它﹐事情做完之後就不再去想它的成敗﹐即使有差錯也不再死命地責備自己為何犯錯。除了學「活在當下」之外﹐同時也學到「不受第二箭」的智慧。何謂「不受第二箭」呢﹖這是中級課本裡引用《雜含經．470經》的「課外閱讀」﹐其意是當身體遭受苦受時﹐心不要隨生苦受﹐所謂「身觸生苦受﹐大苦逼迫﹐……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心受。譬如士夫被一毒箭﹐不被第二箭。」
由於生活態度的改變﹐進而某些理念可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南﹐A10回憶初上中級時﹐因為換了與初級不同的授課者﹐心生分別﹐但是看到師父們﹐一段時間後就到不同的地方去領執﹐就讓當下的心去接受緣起緣滅、及隨遇而安﹐所以心就安住了﹐這是一種很法喜的感覺。往後﹐這個心念就成為他自己在一些處事上的態度。因為又參與聯誼活動而發現﹕
從烹飪聯誼到運動會聯誼到佛曲聯誼﹐……每次帶給我心裡的震撼﹐讓我覺得﹐身為佛弟子﹐有的就是那股耐力﹐和毅力嘛﹗而且不管事情多大、多難﹐它總是會過去的。因為這樣的體悟﹐讓以後的我﹐若同時遇有很多事時﹐自己總是能很坦然的面對。因為我知道﹐每過一天﹐即有一件事會完成。也因為這個體悟﹐所以﹐現在的處事態度﹐很當下、也很自在。
當一個人生活觀念、態度變得敢於面對問題、或現實時﹐常會使人變得更堅強。遇到挫折、沮喪時﹐也能漸漸走出不幸的陰影。A6未學佛前﹐吃盡人生辛酸苦辣﹐本想﹕
兒子畢業後肩頭擔子可稍稍輕鬆點﹐不料卻發生車禍﹐從此人天永隔﹐當時真想跟他一塊走﹐一了百了。幾十年來﹐經歷了愛別離苦﹐尤其是失去兒子﹐使我認識什麼是無常。……在中級班時師父不厭其煩的開示教導﹐除了解惑﹐更要我們如何用心去關照﹐如何活在每個當下而善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十二因緣與因果法則﹐使我收穫最多。失兒之痛漸漸的能以佛法來詮釋﹐放下心中瞋恨的弓和刀﹐也從消極避世轉化成積極的將法海落實在生活中 。
A9也說道﹕
適逢於念中級班時﹐大兒子意外死於車禍。心理上與精神上遭受到非常大的打擊。在已研習一年多的佛法過程後﹐自己看的比較開。……高級班時心亦漸漸平靜﹐心境也清閒了許多﹐覺得生活簡單﹐平安就是福﹐尤其領悟到人生的無常。從失去兒子的事件看來﹐反觀同修常常想不開﹐自己卻可以看的開﹐使我瞭解到研讀班確實讓我成長許多。
A9沒有用很多文字語言來說明在中級班時遇到喪兒之後﹐如何受到佛法的影響﹐進而看得比較開﹐只說「在已研習一年多的佛法過程後﹐自己看得比較開」。雖未詳說﹐但仍可感覺到他在研讀班教育的影響下﹐也能漸漸走出不幸的陰影。
5﹑轉變面對死亡的態度
「死亡」是人生中一門重大的課題﹐學習如何面對死亡﹐也是研讀班課程內容中重要的一環。有的學員反應之前、之後態度的轉變﹐由逃避到敢於面對。A17說﹕
過去我很害怕「死亡」﹐遇到有喪事的地方都繞道而行。死亡在我的觀念裡﹐你曾經擁有的一切都化為烏有不存在﹐又要跟親愛的家人別離﹐那種割捨有多痛苦﹗死又不能邀人同行作伴﹐黃泉路上多孤單。最害怕的是﹕死後又要去那裡﹖對死後的未知很恐慌。三年前﹐來精舍研讀班上課﹐改變了過去對死亡的看法﹐瞭解緣起緣滅﹐生命是無常﹐無法強求﹐學習放下﹐自在活在當下。有三寶作皈依﹐不再害怕死後沒有伴﹔有佛法的指引﹐不再害怕死後往那裡去﹗
此外﹐A9也說﹕
前兩年一直處於小妹死亡的悲情中﹐無法自拔﹐總是人前人後的哭泣。小妹一直是我生命中極重要的精神伴侶﹐……說實在以前從未想過﹐他會在我有生之年突然消失不見。也因她的意外死亡﹐讓我猶如夢中驚醒﹐深深體會了什麼叫做無常﹗此時此刻有幸能進入佛學領域﹐體會輪迴生生死死的奧妙﹐從佛法中找到生命的安頓﹐不再對死亡感到那麼害怕﹐使人生有一究竟安心的依靠。
A9寫這篇作業時間是在高級班即將畢業時﹐依他所說的前兩年﹐可能是他未進研讀班﹐或初入研讀班時﹐那時難以面對親密關係的人突然的意外死亡。經過三年的研讀班薰習﹐覺得從佛法中找到生命的安頓。此時此刻的他﹐不再對死亡感到那麼害怕﹐感受到人生有一究竟安心的依靠。人世間本有許多的不圓滿﹐造就了藉事煉心的機緣﹐也因了這些苦難促長人們想修持的意願﹐因而走出既定的悲情。
（三）自他層面的影響
1﹑改善人際關係
 學員參與研讀班課程後﹐其生活實踐之影響除上述自我層面的展現外﹐還有自他關係的互動﹐其中常常表現於人際關係﹐包括家庭人際、或工作人際等。首先，當學員聽了課程心有所感後﹐常常把他們的心得與家人分享。A15說﹕
在初級時﹐半不知、半不解的研讀佛法﹐師父們很認真的教我們﹐每上一次課﹐我就挖好多的寶藏回家﹐與家人分享﹐婆婆再怎麼兇﹐我也學會了包容心。
不只會與家人分享心得﹐也與周遭的人分享。A8說﹕
正因為來紫竹林精舍上課學佛﹐改變了我的一生﹐所以我發願接引更多人來精舍學佛﹐如今光是我們家就有五個人在精舍上研讀班﹐分別在初級、中級、高級班﹐以前我們的聚會像三姑六婆﹐總是東家長、西家短的﹐現在我們的話題﹐則是圍繞著在紫竹林精舍的學佛心得﹐尤其每次上課後﹐大家聚在一起討論佛法和寫作業的情形﹐簡直像是在校外開了一班「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課後的輔導班」一樣。
為何他們會把自己心得與家人、周遭的人分享呢﹖除情感的抒發外﹐有人自覺到要順利「回家」﹐必須四周的人也走上這條路﹐所以需與人分享進而影響他們﹐共同走上回家的路。誠如A8所說﹕
在人生的道上我終於找到回家的路﹐縱使回家的路千山萬水﹐但是我很清楚自己已經踏在回家路上﹐可是我更清楚看到要順利回家﹐必須我身旁的人也踏上這條路。
有人用言語與家人分享心得﹐有人用行為改變來與家人分享﹐影響所及而建立佛化家庭。A12說﹕
這兩年多來的學習﹐因為在個人行為的改變及不斷地灌輸父母關於佛法殊勝之處﹐慢慢的也改變了我的父母親能用慈悲心來對待人與事﹐……因為行動不變而怨天尤人的情緒可以平靜下來﹐想起在她幾次手術期間都會恐懼死後會往何處﹐現在這個憂慮解除了﹐得以安然的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我的小孩也耳濡目染變得獨立﹐……我也樂於見到她們小小年紀就能受到佛法的薰陶。
最後A12自己說﹕「植德修福勤精進﹐佛化家庭樂融融。」透過心得分享﹐學員們自他互動層面包括夫婦、父母、婆媳、親子、同事間等人際關係。夫婦間﹐如A16說﹕
多年來常羨慕別人樣樣好﹐怨嘆自己的卑微﹐自絕於人群﹐躲在小孩子（學生）的純真世界。學佛三來是生命的轉彎﹐首先重新審視人我關係﹐因緣法讓我坦然地接納臨身的人、事、物。以前一昧地抱怨先生的不是﹐現在想想﹐自己的不善經營婚姻﹐封閉感情﹐也要負大半責任。放不開的個性﹐自己痛苦也帶給別人痛苦﹐銳利的言辭刺傷別人也傷了自己。業力說﹐明白地告訴我﹕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既已成事時只有接受﹐努力改造自己﹐以求「轉業」﹐共創和諧的生活。……「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只有當下﹐過去的種種都是為了「成就」現在。先生現已成顧家的好男人﹐我也不再動不動就生氣。
至於父女關係的改善﹐如A1在大學時期因母親去世﹐與父親之間彼此瞭解不足、加上溝通不良﹐而常衝突﹐導致彼此冷漠﹐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讀研讀班時才化解﹐他說﹕
慢慢地我感到佛法也能運用在自己生活中﹐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而此時自己對父親的冷淡情緒也在修習佛法的過程中逐漸釋放出來﹐重新從不同的角度與心情去看待老邁、固執且獨居的父親。……痛苦及埋怨已然深埋了自己的反哺心﹐我因受了佛法的薰習而看清了人們深切的痛苦而深深自責懺悔著……我想回家的路上至此不再冷寂。
另一位學員B2﹐爸爸比媽媽大25歲﹐因為媽媽不滿意這樣的婚姻﹐而常對爸爸惡言相向﹐引起B2對媽媽的反感甚至討厭。這種關係持續著﹐直到他到慈濟聽證嚴開示後﹐很想改善與母親的關係﹐於是當天晚上就鼓起勇氣打電話給媽媽﹐但什麼也說不出口﹐只說了一句﹕「我現在人在花蓮﹐沒什麼。」就匆匆地掛了電話。到了去年他應太太要求參加研讀班﹐這種關係才真正得到改善﹐他說﹕
記得有一次上課聽到授課法師說﹕「一個杯子缺了一個角﹐把它轉個方向看杯子仍然是圓的。」我開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只看見媽的缺角﹐沒看見媽媽的圓呢﹖是我心中的怨恨使我忽略了身邊最寶貴的親情嗎﹖當天下課一回到家就立刻撥電話給媽媽﹐告訴媽媽說﹕「媽﹗禮拜天我們會回家去」媽媽回答說﹕「幾點回來﹖我去買菜﹐要回來吃哦﹗」30歲了﹐第一次吃到媽媽煮的菜﹐心裡真是感慨萬千﹐因為自己的怨恨﹐讓自己不斷在苦惱與憎恨之中翻騰。佛法令我體會更深﹐更瞭解事情的前後因果﹐……過去的錯誤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比較重要的是要把握當下﹐珍惜每一個跟媽媽相聚的時刻。……在研讀班的學習讓我懂得從最細微處去關照生活﹐開發智慧充實心靈﹐我深切地體認到學佛就是要先從覺察自己的心念開始﹐要運用智慧來轉化心念﹐平息心中的怒氣﹐漸漸地更懂得體諒別人。
在此﹐B2運用智慧來轉化心念﹐平息心中那份對媽媽的的怒氣與怨氣﹐改變了多年來的母子關係。
A8自己說她很沒有婆婆的緣﹐結婚那天不知什麼原因，喜歡穿著顏色鮮豔衣服的婆婆﹐竟然在當天穿一身的黑衣服﹐而且在胸前戴一朵白色胸花。結婚後婆婆百般地挑剔﹐有一陣子她難過到白天精神恍惚﹐可是每到夜裡卻常淚流到天明。有一次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她參訪六龜妙通寺的七月地藏法會﹐當維那師帶大家唱懺悔偈「往昔所造之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當時A8覺得這一句句的懺悔偈就好像佛菩薩在對她說話﹐從此她決心要好好學佛來改造她的人生。在一個機緣下﹐她來精舍研讀班上課﹐她說﹕
漸漸地我明白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因果關係﹐……所以我不該怨天尤人﹐反而應該要承擔下來﹐並且還要更積極的去造好緣﹐這樣才能真正地改變我的人生。從此以後我決定不去計較婆婆的冷言冷語﹐反而對她加倍的關懷體貼﹐例如我很擔心煮好的東西萬一她不吃﹐我便一再調整口味來適應她﹐……這樣的日子一久﹐婆婆也慢慢改變了她對我的態度。……而我也時常將在精舍上課所學習到的佛法跟婆婆分享﹐讓婆婆漸漸的對佛法也有了一些瞭解﹐最令人高興的是今年她也跟我到精舍來學佛了。每當我看到她背起研讀班的書包﹐我的內心就充滿感恩﹐感恩佛法的偉大……今天我們婆媳才能共同走出自在的人生。
至於同事人際間的改善﹐B1說他以前在工作方面﹐同事對他的批評沒有一句好話。他在公司是小主管﹐同事稍微不對就開口大罵﹐都認為他是一位「鴨霸」的人。來讀研讀班以後﹐同事們很驚訝他的改變﹐問他為何改變這麼多﹐他說是去紫竹林精舍學習佛法後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今年有五個同事都跟他來讀研讀班了。
2﹑關懷我們的生活世界
自他間的互動﹐除人際關外﹐還有學員生活圈的擴大。A5說他一向是以工作為重心﹐每天除上下班外﹐很少參與其他的活動﹐漸漸地將自己心境閉塞起來。上研讀班之後﹐他說﹕
師父常叮嚀我們學佛後除了關心自己法身慧命之外﹐也要關懷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學習著從這方面打開內心的們窗﹐盡可能的參加工作以外的活動﹐因此我也選擇每星期六下午的時間美術館當義工。
（四）分析討論

姚蒙介紹「戰後法國史學各主要領域的進展」時﹐提及「心態史」也成為主要研究的課題之一﹐它的研究包括社會文化的一系列基本層次﹐如人們對生活、死亡、愛情、性、家庭、宗教、政權等的基本觀念、態度、及行為方式等（姚蒙﹐1997）。心態史的探究非本文主要課題﹐但試從「心態」的觀點看學員的轉變﹐因此藉學員的家庭作業來整理、歸納他們經過研讀班教育與生活實踐的潛移默化後﹐看他們的觀念、態度、行為——心態為何及轉折、變化。
發現學員除了在知識層面吸收到佛教觀念﹐如四聖諦、緣起法、無常變化、業力說、因果法則、活在當下、不受第二箭等等外﹐進而這些觀念在他們生活中發酵﹐而有觀念、態度、行為上的轉化。如對「死亡」的觀念﹐本來認為是「曾經擁有的將化為烏有」﹐並面臨「愛別離」那種痛苦的割捨﹐最甚的是「害怕死後不知何去何從」﹔經過佛學研讀班教育後﹐改變了過去對死亡的看法﹐認為——生命是緣起緣滅﹐要學習放下﹐自在活當下。因為觀念的改變﹐而在態度上也轉變了﹐本來是害怕、恐懼、逃避的到現在可以敢於面對它。
這種心態的轉化﹐除上述例舉「面對死亡」的態度之外﹐還發生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層面﹐或自他關係上﹐如重新看待自己的婚姻問題﹐或自己與父母、親人、同事、生活世界等關係﹔有的則再面對思維、探索自己的痛苦、煩惱﹐或生命潛力為何。學員這些或內或外的變化﹐說明了「教育是自我實現的幫助」——幫助成人的本質能發生改變與自我實現（詹棟梁﹐1996）。

由上文說明中，發現讓學員最受益的部分是「自我心靈的淨化」，以此為基礎延伸學員在「自我層面」、「自他層面」的改善。如自我的成長（打開內心的門窗、開發個人潛力、改變習氣、轉變生活態度），及包括家庭、工作人際關係的改變。

本文對於研讀班家庭作業使用，沒有用到他們三年來的作業，甚至也沒用到他們高級班全學期的作業，只用了即將畢業時回顧性的作品，所以歸納出上述的觀點，難以窺見整個學員透過作業的書寫，呈述其改變的全貌。

但此遺憾可透過另一篇研究報告來補之。丘淑雯以７６－８７年精舍研讀班女性學員的作業題目為資料，將它分為「自剖性」、「知識性」、「解行並重型」三大類，發現學員作業題目所指向的書寫空間以家庭、職場、佛學研讀班為主，很少出現「社會」、「國家」乃至「國際」相關場域的題目。最後她總說：「女眾學員的書寫重點是見證學佛前／後生命轉折的具體改變。」此外，她以研讀班女性學員的書寫與日本庶民書寫的三種精神「主體性的確立」、「歷史紀錄的保存」及「社會連帶的基點」作比較，發現在「社會連帶的基點」這方面的書寫是缺乏的。（丘淑雯，1999）

丘氏的研究報告與筆者的歸納大抵可以相互印證，學員經過研讀班的學習後，其受益部分較以「個人自我心靈淨化」為核心，而後延伸出「自我層面」、「自他層面」的關懷，少擴及到台灣社會、國家甚至國際層面的關懷，如關心台灣的教改、自然環境的維護、外勞及外籍新娘……等社會關懷。
五、結論
本文主要是在描述、說明目前台灣佛教的另一種實踐﹐也就是以香光尼僧透過整體而有系統、次第的教育設計來作佛教理念與社會實踐的橋樑；而研讀班學員透過理知、情意地接觸、認識佛法﹐進而落實於生活中﹐而對自我方面或自他互動產生行為的改變或影響。簡言之﹐香光尼僧及佛學研讀班學員的實踐﹐與其他佛教團體的實踐一樣﹐同時豐富了80、90年代的台灣佛教生命﹐呈現佛教多元的蓬勃生機。
基本上佛學研讀班的教育﹐掌握了佛教根本教義的傳統﹐如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業力說、解脫與輪迴等﹐再輔以教史、教制及生活性、宗教性等課程。此外，更輔以注意成人學習者特質的教學法——除透過理知的法義講授外﹐還有活動學習、幹部參與、寫作業、心得分享、實物教學、意識會談、角色扮演、同學間或師生間的團體動力學習、及宗教行持等等。可以說﹐研讀班是三年結構化、班級式的教育﹐著重於多元性、雙向交流、及團隊的帶動與參與﹐而以知行並重、實踐導向為主。
學員的生活實踐﹐首先奠基於「聞」——聽聞、「思」——思維、「修」——實踐﹐這種不離傳統佛法修學的方式。學員們首先要聽聞法義﹐然後思維之﹐進而想想如何實踐於生活中﹐之後再與法義對證是否有偏離軌則。要言之﹐學員透過聞、思、修的修學過程﹐進而於自己生命中展現出佛教理念﹐產生心態的轉化﹐而有自我及自他層面的改變、影響。學員經過結構化的學習後——不論是從何種教學法得來的學習﹐如法義的聽聞、或活動的學習等等——認識、體會了「緣起法」、「因果法則」、「無常」、「業力」等佛教理念﹐之後其行為也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變化。由學員作業中可以歸納出有人控制情緒的能力增強﹐反省力、毅力及耐力增長﹐面對問題或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有人學會念頭正面的轉化﹐或個人潛能的開發﹔也有人對死亡不再害怕、恐懼﹐或找到生命的安頓……等自我改變。又研讀班是團隊的帶動﹐學員經過團體參與的學習後﹐在自他互動方面﹐改善了婆媳、父女、母子、夫婦、親子、同事等人際關係﹐展現出學員樂群、和諧、利他的特質。同時，由這些作業中亦可發現學員們較缺乏對社會、國家、國際層面的關懷，而不同於日本庶民書寫中帶有濃厚「社會基點」的成分。

總之﹐透過香光尼僧的社會實踐﹐與學員們的生活實踐﹐展現佛教理念與實踐交融的台灣佛教﹐建立了慈濟、醫療、社會福利等管道之外﹐另一條佛教與社會互動的管道，呈現了既有傳承也有創造的另一種風貌。

最後，如果要檢討研讀班的開辦對紫竹林精舍有何影響，或許可藉一例說明之。於「以悟因及其僧團成員來詮釋『佛學研讀班』的起源」一節中，提及本文為何選擇紫竹林精舍為例，其中之一的理由是「學員的後續參與」。如從７９年開始培訓畢業學員參與高雄輔育院佛教宗教課程的講授。

精舍尼師認為輔育院的教學是否能達成教學目標，教師是重要因素，所以擔任課程教學的志工之任用與培育是重大課題。所以尼師們以研讀班學員為主，因為他們受過研讀班教育，曾系統性地熏習佛法，且較熟悉尼僧團的風格、理念，較能掌握弘化教育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提供學員再教育的一種機會——做中學與回饋奉獻所學。（釋見瑜等，1995）

但高雄輔育院自88年7月改制為明陽中學，學生則為重刑犯，課程比照一般中學，宗教課程則未確立施設。面臨輔育院的改制，精舍尼師重新思考青少年的弘化方向，放棄輔育院佛教宗教課程後是否還要再接其他個案？後來經過討論後，決定「由輔育院佛教宗教課程轉向小學心智教學」。以前精舍的對外弘化大都是被動地接受別人的邀請，現在則是主動地出擊，尋找新的市場，開始與幾所小學接洽，是否有前往任教的可能。88年9月分有三所學校願意接受，釋自晟於1999、11、27接受電話口訪時，表示他們願意接受的理由有三：

1.認同精舍研讀班的辦學效果：學校的教職員有的是研讀班同學，或是有的親友曾就讀過研讀班，從這些學員本身的改變，而認同精舍是個良善的成人教育機構。

2.認同輔育院十年（79－88）的教學：認為能在輔育院堅持十年的教學，必有其教學經驗的累積，所以放心讓精舍去嘗試。

4. 認同尼僧團成員的素質：如果校方負責人是佛教徒，耳聞尼僧的素質整齊，願意讓精舍試試看。

基於上述理由，這些小學願意接受精舍所提出的「小學心智教學」方案。上述第一、二項理由與精舍研讀班的辦學有關，所以釋自晟說：「現在我始知由研讀班的辦學成果得知精舍已聚有從事『社會教育服務』的資源及本錢。」
註解
i.本文感謝評審小組、盧蕙馨小姐、及見甯法師等人意見提供。
ii.轉自楊惠南(臺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紛爭(後記，頁41。
iii.釋見潤抽取15個不同規模的佛教團體做為研究樣本，它們開始的年代除台中、鳳山蓮社的推廣活動始於民國40年左右之外，大多是始於80年代以後，如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推廣教育課程:86年；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推廣教育課程:86年；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推廣教育課程:82年；中華佛學研究所推廣教育課程:83年；西蓮淨苑推廣教育課程:75年；法鼓山台北安和分院推廣教育課程:83年；法源寺別苑推廣教育課程:80年；香光尼僧團推廣教育課程:73年；福智寺推廣教育課程:77年；台中佛教蓮社推廣教育課程:40年；鳳山佛教蓮社推廣教育課程:42年；佛陀教育基金會推廣教育課程:74年；佛教弘誓學院推廣教育課程:75年；金色蓮花推廣教育課程:82年；佛光衛視電視佛學院推廣教育課程:87年。
iv.到民國80年﹐來香光尼僧團出家的僧眾教育程度：國小2人、高中15人、專科24人、大學30人、碩士7人、博士2人。
v.研讀班辦學的宗旨在香光尼僧刊行的刊物中有好幾種說法﹐如推廣佛陀教育、踐行正信佛教生活、以佛法美化人生﹔另一種說法是上述三者次序相反﹕以佛法美化人生﹑踐行正信佛教生活、推廣佛陀教育等。
VI.「 告假」是佛門用語﹐指「我要出去了」之意。
vii.「知客師」是佛寺中的一種執事﹐專門負責招呼來寺信眾。
viii.「 銷假」是佛門用語﹐指「我回來了」之意。
ix.開經偈的內容是﹕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x.回向偈的內容是﹕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附錄二﹕歷年來初級班報名及錄取人數表

74年
75年
76年
77年
78年
79年
80年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報名人數
107
185
500
520
691
缺
1476
1290
1030
987
1102
1154
719
680

錄取人數
105
153
369
504
522
624
648
611
582
600
609
676
653
555

註﹕79年「缺」﹐因為這年的報名人數大增﹐而以往受理報名的作業方式是以「要錄取的人數多加上一些」發報名表﹐結果這年報名表不敷所用﹐無法確卻知道報名人數多少﹐負責的人只能在資料上記「千人左右」。
附錄三﹕82級到85級學員畢業率及輟學率

82級
83級
84級
85級

新生人數
582
600
609
676

畢業人數
458
472
424
456

畢業率
78.7%
78.7%
69.7%
67.4%

輟學率
21.3%
21.3%
30.3%
32.6%

註﹕82級是指82年入學﹐而於84年畢業的學員，其餘皆如此類推。
附錄四﹕學員基本資料
編號
級別
性別
初生年
職業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A1
高級
女
1961
家管
大學
已婚

A2
高級
女
1957
家管
高中
已婚

A3
高級
女
1951
商
初中
已婚

A4
高級
女
1964
服務業
國中
已婚

A5
高級
女
1945
教師
大學
已婚

A6
高級
女
1946
家管
初中
已婚

A7
高級
女
1950
家管
高中
已婚

A8
高級
女
1963
家管
專科
已婚

A9
高級
女
1945
家管
小學
已婚

A10
高級
女
1970
工
高中
未婚

A11
高級
男
1958
商
專科
已婚

A12
高級
男
1956
工
大學
已婚

A13
高級
男
1945
公務員
初中
已婚

A14
高級
男
1965
工
專科
未婚

A15
高級
女
1951
裁縫
初中
已婚

A16
高級
女
1951
教師
大學
已婚

A17
高級
女
1952
工（退休）
高工
已婚

A18
高級
女
1965
工
高中
未婚

A19
高級
男
1951
工
高中
已婚

B1
中級
男
1943
服務業
高中
已婚

B2
中級
男
1967
工
高中
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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